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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安
民

“ 五 一 ”放假 ，我算
计，回 家 一 天 ，来校 一天 ，
在家还可呆 一 天 ，这正好
可以 实施我 的 “宏伟 计划 ”
——找教 育 局 的 舅 舅 ，设
法把我留在城里 的小学 。

经过 一 天 的奔波 ，我
终安然 回 到 了 家 ，父母欢
喜万 分 ，他们想不到快要
毕业 的 儿 子 在这个时候 回
来了 。晚上 睡后 ，我对母
亲说：“明 天早 点 叫 我 ，
我要到街上办点事。”

一阵剧 烈 的 咳 嗽惊醒
我的 美梦 ，我发现母亲 已
在锅台 前忙碌着什么 ，灶
膛里 冒 出 的 烟 ，使 母亲 接
连不断 地咳嗽而显得 泪眼
汪汪 ，我问 母亲：“没人
干早 活 了 ，你咋 还做这么
早的饭？”

“ 娃 儿 ，把你惊 醒 了 。

我早上睡不着 ，就给你烙
点锅盔 ，你最喜欢吃。”

听着 母 亲 的 亲 切 话
语，看着 泪 眼汪汪 的母亲 ，
我一阵心酸 ，不顾母亲 的
阻拦 ，爬起来帮母亲烧火 。
已三 年 没 有 帮 母 亲 烧 火
了。灶膛里 的 火 一 明 一 暗 ，
映照着母亲 慈 祥 的 面孔 。
母亲 年 虽不满五十 ，却 因
日子 的重负过早地老 了 。

不一会儿 ，馍烙好 了 ，
不等 凉 ，母亲 就不顾烫热 ，
两手 颠 着 把 锅 盔 拿 给 我
吃。

“ 吃吧 ，吃吧 ，你从
小就喜爱吃 ，等你毕业 了 ，
回到 咱村子 ，我天天给你
烙锅盔 。咱娘俩 比赛 ，我
站好我 的锅台 ，你站好你
的讲台。”

我的 心 瞬 间 被 冻 结
了。这便 是我 的母亲 ，山
一样 的坚韧 ，泉 一般纯朴 ，
春风般慈爱 的母亲……

的确 ，母亲 的天地是
一方 锅台 ，在这小小 的锅
台边 ，母亲 长 年 累 月 地劳
作。

上中 学 时 ，离家 十 里
多，每周 都有 一位蜷缩着
单薄腰 身 的 母亲 出 现在儿
子的校 门 口 ，背着 一 只 土
布口 袋 ，里 面装 着 大大小
小的 锅盔 ，啃 一 口 ，清香 、
酥软 ，那就是我 的 母亲 。
离校时 那 因 落 牙 而干 瘪 的

嘴回 回 都要重复那几句极
其简 单 的嘱咐：“娃儿 ，
用心念书。”

初中毕业 ，在邻居女
人们一遍遍地夸耀 自 己 的
儿子 上 了 电 力 、电子 、卫
校时 ，我却给母亲拿回 了
一张师范入学通知书 。此
后，村妇对你不屑 ，你看
得真 切 ，但你却扬起那布
满皱纹 的脸膛 ，嘱咐儿子 ：
“ 好好念书 ，回 来有用 处 。
咱村 只有 一 、二 、三年级 ，
一个老师 ，你刘 婶 的小女
儿不上学 了 ，赵大娘 的二
儿子 上学太远 ，骑车摔伤
了，你妹妹上学要跑八九
里路……。”

当时 没 明 白 母 亲 的
话，现在 回 想起来 ，觉得
母亲 是何等 的伟大 。

我还 有 脸 去 找 舅 舅
吗？我对母亲 说我不想上
街了 。

第三天 ，我该来校 了 ，
走时 ，母亲 还 是那句老话 ：

“ 娃 儿 ，好好念书 ，别 忘
了你是 山 里 的崽。”

我怎 能 忘 了 大 山 ，
忘了 家 乡 那众多 因 失学而
围着 锅台转 的 下 一代 的母
亲。我 明 白 ，牵 我 心 ，
系我 魂 的 是 母 亲 ，是 大
山。

毕业 后 ，我将毅然走
进这 一 片时 常 有 浓烟飘荡
的大 山 之 中……

养“鸡”求“蛋”说
董安宏

蛋，乃 鸡 所 生 ；只 有 养 鸡 ，方 可 求 蛋 ；只 有 养 好
鸡，方 可 多 求 蛋 ；这 一 人人 皆 知 的 简 单 道 理 ，一 旦 以
其它 形 式 发 生 在 生 活 的 其 它 方 面 ，就 不 见 得 人人 皆 知
了。

听听 一 只 科技 战 线 上 的 “鸡 ”是 怎 么 抱 怨 的 吧 ：
“ 当 头 儿 的 只 知道 让 我 们 努 力 工 作 ，却 不 知道 关 心 我

们的 生 活……”这 位 所 抱 怨 的 正 是 有 人 不 知 养 “鸡 ”
求“蛋 ”的 道 理 ，只 知 求 “蛋 ”而 不 知 养 “鸡”。在
这类 “鸡 司 令”，“鸡 倌 ”们 看 来 ，是 “鸡 ”就 必 能
生“蛋”。于 是 ，只 要 求 “鸡 ”们 努 力 生 “蛋”，而
对“鸡 ”们 的 生 活 漠 不 关 心 。
其结 果 事 与 愿 违 ，“鸡 ”们
不仅 不 能 努 力 生 “蛋”，甚
或生 不 出 “蛋 ”来 。

鸡生 蛋 ，不 错 ，但 如 果 从 此 论 定 ，是 鸡 就 必 能 生

蛋，就 大 错 而 特 错 了 。即 便确 确 实 实 是 生 蛋 之 鸡 ，也
得先 建 好 鸡 舍 ，给 予 充 分 的 阳 光 照 射 ，采取 必 要 的 措
施为 其 防 病 治 病 ，再 加上科 学 饲 养 ，方 可 生 蛋 。

因此 ，如 果 发 生 “鸡 ”不 生 “蛋”，或 不 能 多 生
“ 蛋”、生 好 “蛋 ”的 情 况 ，不 能 一 概 地怪 罪 于 “鸡”。
作为 “鸡 司 令”、“鸡 倌 ”们 。首 先 检 查 一 下 自 个 ，
看看 自 个 在 “养 ”的 方 面 是 否 尽 到 了 责 任 。养 “鸡 ”
比起 有 “鸡”，同 样 重 要 ，因 为 “鸡 ”们 ，无 论 他 是
能生 什 么 “蛋 ”的 “鸡”，在 生 活 上 统 统 食 五 谷 杂 粮 ，

统统 有 七 情 六 欲 ，统 统 要 娶 妻 生 子 ，奉 老 育 幼 ，生 病

吃药……所 谓 养 “鸡”，就 是 要
求“鸡 司 令”、“鸡 倌 ”们 ，时
时刻 刻 把 “鸡 ”们 的 这 些 个 事 情
放在 心 上 ，随 时 随 地 帮 助 他 们 克
服生 活 上 、工 作 上 遇 到 的 各 种 困

难或 问 题 ，解 除 其 后 顾 之 忧 ，只
有这 样，“鸡 ”们 才 能 一 心 一 意
地生 “蛋”。

不过 ，也 常 发 生 这 样 一 种 情
况：“鸡 司 令”、“鸡 倌 ”们 在 “养 ”的 方 面 ，确 确

实实 尽 到 了 责 任 ，可 有 的
“ 鸡 ”还 是 生 不 出 “蛋 ”来 ；

勉强 生 出 一 两 个 “蛋”，还

是“软 蛋 ”、无 用 的 “蛋”。

对这 样 的 “鸡 ”需 要 重 新 鉴 定 ，鉴 定 其 是 不 是 真 正 的
生“蛋 ”之 “鸡”，尔 后 再 深 入 调 查 一 番 ，既 然 不 是
生“蛋 ”之 “鸡”，何 以 混 迹 于 “蛋 鸡 ”的 队 列 中 ，
一旦 调 查 清 楚 这 类 不 生 “蛋 ”的 “鸡”，是 通 过 走 后
门，拉 关 系 ，或 者 别 的 什 么 歪 门 邪 道 混 进 “蛋 鸡 ”群
中的 ，而 且 它 们 混 进“蛋 鸡 ”群 中 ，并 非 为 了 生 “蛋”，
而是 为 享 受 “蛋 鸡 ”的 种 种 待 遇 而 已 ，则 不 论 其 背 景 、
后台 、来 头 有 多 大 多 硬 ，统 统 从 “蛋 鸡 ”群 中 清 理 出
来，另 行 发 落 。不 然 的 话 ，允 许 这 样 的 “鸡 ”混 迹 下
去，白 “养 ”不 说 ，还 将 影 响 其 它 “鸡 ”的 生 “蛋 ”
情绪 或积 极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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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服 徐建 华

祝捷

杨乾坤

我体育健儿在 巴 塞罗 那奥运会上 ，获奖
牌五十 四枚 ，雄踞世界第 四位 ，感此壮举 ，
诗以志之 。

万国 巴 城赛 事 稠 ，更 看 华 夏 健 儿 优 。
夺标敢 令 云 雷 聚 ，告捷 顿 教 天 地讴 。
有志 为 民 见 超 迈 ，以 身 报 国 足 风流 。
今朝 奏 凯 寰 中 震 ，他 日 争 雄 最 上 游 。

一九九二 年八 月 十 日

怡
人
的
夏
裙

陈
冰
融

款
款
一
页

一

页
款
款
飘
扬

一

部
逐
渐
生
津
的

古
老
新
童
话

迷
你
裙
　
亦
迷
我

翩
翩
掠
起

飘
逸
百
种
不
同
的
喜
悦

读
它
千
遍

读
她
万
遍

仍
看
不
懂

赋
予
我
们
那
则

浅
显
易
懂
的
寓
言

倏
然
止
步

才
蓦
地
领
悟

她
和
它
与
季
节
的
太
阳

一

起
拂
动

青
山
不
寂
寞

（
散
文）

　
罗
宏
智

陕
西
有
色
金
属
矿
山
公
司
打
从

繁
华
的
勉
县
城
进
驻
秦
岭
深
山
筹
建

铅
硐
山
铅
锌
矿
起，

生
活
习
惯、

生

活
方
式
就
起
了
很
大
变
化：

下
了
班

再
也
不
能
找
地
方
逛
大
街、
转
商
店、

看
电
影
了。

偌
大
的
一

条
沟，

八
百

多
名
职
工
分
散
在
十
多
公
里
的
三
个

点
上。

没
有
电
视。

最
新
的
报
纸
拿

到
手，

新
闻
已
成
了
十
多
天
前
的
历

史
了。

高
大
凝
重
的
霸
王
山
就
压
在

头
顶
上。
到
了
冬
天，

不
到
十
一

点，

别
想
见
到
“
太
阳
公
公”

的
脸。

大

自
然
把
人
死
死
地
圈

在
一

个
很
小
很
小
的

“
天
井”

里
，

憋
得
人

喘
不
过
气
来。
初
来
乍

到
的
新
鲜
感、
神
秘
感

很
快
被
闭
塞
落
后
的
失
望
感
和
失
落
感

所
代
替。

一

些
人
走
了。
请
调
报
告
在
经
理
和

劳
资
科
长
的
办
公
桌
上
搁了

一
厚
扎。
精

神
生
活
的
贫
乏
和
生
存
环
境
的
恶
劣
成

了
要
求
调
走
的
唯
一

原
因。

更
多
的
人
留
下
了，

忍
受
了
高
强

度
劳
动
和
无
所
适
从
的
寂
寞
的
折
磨，

象
留
凤
关
山
上
的
白
皮
松
一

样
扎
下
根

来
。

矿
工
们
在
坚
持
正
常
生
产
建
设
的

同
时，
着
手
改
善
自
己
的
生
存
环
境。

公

司
在
经
济
还
很
困
难
的
情
况
下
咬
紧

牙
关，

在
三
个
生
产
生
活
点
上
分
别

建
起
了
卫
星
地
面
接
收
站，

职
工
们

看
上
了
电
视。

又
开
始
治
理
生
产
生

活
区，

铲
掉
疯
长
的
野
草、

铺
上
雕

花
的
方
砖，

精
心
设
计
了
花
圃、

菜

畦，

栽
上
树，

种
上
花，

育
上
菜，

象
艺
术
家
一

样
裁
剪
着
生
活
的
图
案。

还
举
办
舞
会、

各
种
知
识
竞
赛、

文

艺
晚
会
和
卡
拉
O
K，

满
足
青
年
人
的
表

现
欲。

把
煤
气
灶
请
进
寻
常
职
工
家，

让
家
电
和
时
髦
家
具
装
点
粉
刷
一

新
的

住
宅。

精
明
的
生
意
人
就
把
摊
点
从
城

里
搬
到
了
这
里。

听
说
铅
硐
山
矿
被
列

入
国
家
“
八
五”

计
划，

地
方
政
府
也

起
劲，

在
附
近
规
划
建
设
农
贸
市
场，

建
设
银
行
在04

大
院
还
建
起
了
支
行
，

主
动
找
上
门
代
发
工
资，

减
轻
公
司
财

务
工
作
量。

作
为
生
活
区，
决
策
中
心
为
04
大
院

三
季
花
团
锦
簇、
四
季
松
柏
青
青，

漂
亮

程
度
决
不
亚
于
城
里
的
公
园。

为
胜
任
铅
硐
山
矿
的
建
设，

适
应

眼
花
缭
乱
的
商
品
经
济
大
潮，

矿
上
全

面
进
行
劳
动、

人
事、

工
资
三
项
制
度

配
套
改
革，

在
基
层
单
位
引
进
乡
镇
企

业
经
营
机
制，

现
在
又
谋
划
着
发
展
第

三
产
业
。

这
里
的
青
山
不
再
寂
寞，

矿
山
公

司
的
人
以
自
己
的
勤
劳
和
聪
明
正

在
为
自
己
创
造
着
美
好
的
生
活，

为
我

国
有
色
金
属
工
业
做
出
很
大
贡
献，

他

们
的
脉
搏
永
远
随
着
时
代
的
节
拍
一

起

跳
动。

铅
硐
山
铅
锌
矿
的
明
天
是
美
好
的
！


